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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日子
20世纪50年代初，我作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首批赴阿尔巴尼亚的留
学生，到地拉那大学学习，1957年
毕业回国，同年进入外交部工作。
随着中阿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以
至形成“特殊友好”的岁月，我有
幸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逾
百次为周恩来总理做阿语翻译。周
总理的言传身教、入微关怀，使我
倍感亲切，受益终身。

关心下属，独忘自己

1964年新岁伊始，周恩来总理
在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陪同下，于
元月6日乘车前往亚得里亚海滨城
市发罗拉访问，我同车做翻译工
作。由于连日来我白天随周总理参
加会谈、参观，晚上经常忙于宴会、
演出等场合的口译工作，活动后还
要与同事们译、校双方的讲话稿，前
台后台忙个不停，感到精力有些不
支。对此，周总理是有所了解的。

此次在去发罗拉约两个半小时
的行程中，开始我还在正常地为中
阿两国总理的轻松交谈做翻译。可
是稍后，随着车轮滚动，我则不由
自主地双眼朦胧起来……当自己忽
然发觉是在打瞌睡时，手表上的指
针已经过了8分钟。哎呀，我已经
误了8分钟的事！此刻，两位总理
竟还在“轻言慢语”地交谈着，用
的是中阿两国首脑都会说的法语。

我自感愧疚，因为这是失职
啊！谢胡总理笑着对我说：“范同
志，是周恩 来 同志有 意 不 叫 醒
你。”周总理则亲切地对我说：
“小范，再眯一会儿吧！”这是一
种什么样的人情味啊！

羞愧之余，我心里想：自己和
同事们所谓的“缺睡眠”“很劳
累”，是积几天形成的。而周总理
这位公认的“不知疲倦”的人，他
长年累月一贯如此。在此次出访14

国期间，周总理每天工作15-18个小
时。尽管如此，他还是从我的几分
钟“打瞌睡”中，发现了一个普遍
存在于中国代表团中的“问题”。

在车队到达发罗拉宾馆后，周
总理在宾馆大厅当众宣布：“访阿
日程已完成三分之二。这些天，同
志们都非常辛苦劳累。经与谢胡同
志车上商量，今天午饭后直到傍
晚，不安排活动，大家好好睡个
觉！”这几句了解下情、富有人情的

讲话，真是说到随行人员的心中了。
午饭后，我亲眼看到同桌进餐

的周总理登上楼梯，进了他的套间
卧室。我也进屋适当休息。至于午
睡，我自从在车上打了瞌睡后，头
脑兴奋得很，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我推开面向亚得里亚海的卧室楼
窗，眺望大海。

正当我的紧张心情有所放松之
际，忽见楼下花园台阶处走上来几
个人，其中就有穿灰色中山装的周
总理。原来周总理不曾休息，而是
在同阿方警卫及联络人员来到发罗
拉宾馆花园内散步聊天，接触群众
去了。

当晚，在霍查、谢胡等阿国领
导人参加的发罗拉党政机关为中国
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
总理在同阿方主要领导人交谈的同
时，又分别同出席宴会的当地反法
西斯老战士、民间艺术家们广泛接
触。活动结束后，周总理又不知疲
倦地工作到深夜。

批评鼓励，诲人不倦

周总理的言行，一向“严”字
当头。对人严，对己更严。我个人
就曾领受过周总理的两三次批评，
有间接的，更有直接的。

这些批评使我毕生受益。1966

年4月下旬，我在短期下放山西8个
月后，提前调回北京，匆匆上阵，
参加阿尔巴尼亚总理访华翻译工
作。其间，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办
公室，我在一旁亲耳听到周总理打

来电话。他批评外交部主管副部长
和苏联东欧司负责同志在接待工作
上有薄弱环节，并两次提及我在会
谈和群众大会上翻译的缺点：为什
么范承祚此次在讲外语时，表达不
畅，显得吃力？“我在群众大会上
发 言时，只见 他 给 谢 胡 ‘ 咬 耳
朵’，而拿不出阿文译稿来”。

面对周总理在电话中对我的
“间接批评”，我深感愧疚。接电
话的余湛同志(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
司司长)先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并检
讨“接待国宾工作不力”“组织人
员工作未做好”。他还在向周总理
所作的汇报中为我“解脱”：小范
去山西搞“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 ) 8个月，不曾有机会接触外
文。周总理听了余司长这番话，了
解了我一时翻译“吃力”的原因，
并立即指示：今后，翻译干部和外
语人员不管是下放基层，还是去
“五七干校”，都要保证他们有学
习、巩固外语的时间。

我也曾受过周总理当众的直接
批评。2 0世纪6 0年代末的一个冬
季，中方在全国政协礼堂为阿尔巴
尼亚国庆举行庆祝会。出席这一活
动的周总理会前在会客厅同阿大使
罗博和阿访华代表团交谈时，提及
我国自然气候每年有“两股风”：
一曰冬春季来自戈壁、有时带有沙
尘的西北风，一曰夏秋季的台风。
周总理突然考我：“小范，台风来
自哪里？”我竟未加思索地脱口回
答：“台风来自台湾海峡。”

对于我的回答，周总理颇不满

意。他把脸一沉，面对在场的中阿
人士说：我们外交部的翻译啊，一
不学历史，二不学地理。哪里有台
风是来自台湾海峡的呢？它是来自
南海的深海区域嘛！周总理的这一
批评实际上又给我和在座的中方人
员上了一节生动的气象、地理课。
我不仅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还翻
译给罗博大使等阿尔巴尼亚外宾。
客人们看到我受批评、面红耳赤地
翻译，也为我感到有点紧张。

周总理的批评点到为止，他接
着话锋一转，又对在场的中阿人士
说：“范承祚，我对他是了解的。
他是我的老乡，平素工作积极、勤
奋、负责，为人也比较诚实……”
阿大使等听了周总理对我的鼓励
后，频频点头。此时，庆祝会即将
开始，大家高高兴兴地进入会场。

从周总理的批评中，我发现了
自己在语言和知识方面的不足，并
把这些语重心长的批评当作扎实学
习的动力。我将周总理的批评原汁
原味地登在外交部的《每日简报》
上，让我的同行、同事们也不同程
度地从中受益。

挑灯夜战，雷厉风行

1968年11月下旬的一个冬夜，
朔风凛冽，寒气袭人。北京三里屯
东九楼住处传达室的电钟刚敲过第
一响，一阵清脆的电话铃把传达员
唤醒，我被从楼上叫来接电话。
“哪一位啊？”我满以为是外交部
办公厅值班室找我有事。“我是周
恩来。”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苏北
口音。“啊，总理！”我不由自主
地攥紧了电话线，将听筒紧紧贴在
耳朵上，生怕听错一个字。

“小范，我把你从被窝里提出来
了吧？”周总理这种幽默风趣的表达
方式，使我感到既亲切，又羞愧，更
多的是敬意——— 冬夜，我们年轻一
辈在家睡觉，老一辈的同志还在工
作。我从电话里接到周总理的指示：

“小范，你马上找一下韩叙(时任外交
部礼宾司司长)，让他和你马上到我
这里来一趟，我有事找你们商量。”

我们都领教过周总理这种雷厉
风行的工作风格。韩叙同我不敢怠
慢，第一时间乘车通过寂静、宽
阔、明亮的长安街，很快到达西花
厅。在这里，周总理同其下属挑灯
夜战的又一个新的回合开始了……

平等待人，体贴入微

周恩来总理关心人首先体现在
平等待人上。他常说，革命工作没
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周总
理的体贴入微更体现在点点滴滴的
“小事”上，如他在会见、宴请外
宾时，都有译员的正式座位，一般
安排在他左侧。正是这些看似不起
眼的“小事”，让我们这些普通工
作人员感受到了阵阵暖意。尤其令
人倍感亲切和鼓舞的是：1 9 6 4年
春，周总理结束亚、非、欧14国访
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报告会
上，还专门把此行的主要译员冀朝
铸(英语)、齐宗华(法语)和我(阿尔
巴尼亚语)叫上演讲台，向万名听众
介绍了我们三人。

1969年“五一”之夜，毛主席
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天安门
城楼上接见新到任的阿尔巴尼亚驻
华大使罗博。当中国最高领导层诸
成员一字排开，准备合影时，现场
其他人员迅即闪开。此时，我遇到
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毛主席突
然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我心知肚
明，却不敢回应。接着，毛主席又
轻轻对我做了一个招手动作——— 示
意我进入摄影行列。那一刻，我简
直不知所措。细心睿智的周总理看
到毛主席的动作，立即向我发话：
“小范，进来照相，是主席让你进
来的！”我应声遵从。

是夜无眠。我惦记着摄影时的
一幕，更寄希望于明天见报时摄影
记者将这张重要图片中“左起第一
人”剪掉。否则，我该如何向本单
位的同事们解释啊。没想到，我的
“心神不定”早已被敬爱的周总理
看破，得到了他的理解，乃至他亲
自为我“解围”。

周总理从天安门城楼回到西花
厅办公室后，担心外交部有关单位
和人员不明“拍照事件”的个中经过
而有所非议，于是亲自拿起电话，告
知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明天《人民
日报》等各大报将在头版刊出一张
毛主席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会
见阿尔巴尼亚新大使的图片，范承
祚也在其中。周总理特别强调，是毛
主席和他本人要我参加照相的，并
嘱咐相关人员，见报后，如有人非议
此事就照此解释……
(文/范承祚 来源：《学习时报》)

陈卜人(1917-1945)，原名陈晏
丞，梅县雁洋镇南福塘背村人。

1937年1月他与王维、梁集祥、
陈晓凡等9人在雁洋南福村秘密成
立了梅县抗日救国会。是月，陈卜
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陈卜人
与梁集祥等人又成立了南口星聚党
支部，领导南口一带的爱国救亡运
动。陈卜人还亲自教唱《义勇军进
行曲》等救亡歌曲，激发了学生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与此
同时，陈卜人兼任南洋《新报》记者，
经常向南洋的侨胞报道祖国的消
息，大大激发了广大青年侨胞的抗
战热情，他们纷纷回国参加抗战。

1937年10月，陈卜人先在新四
军二支队瑞金办事处任主任，随后
调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巡视员、闽
西特委书记；1938年2月改称为中共
闽西南潮梅特委后，任特委秘书
长。其间，特委先后在福建龙岩白
土、永定西溪、上杭连四乡以及梅
县等地开办党校或党训班，为闽西
南和潮汕、兴梅培养了大批党员骨
干。

1939年11月，陈卜人参加了在
梅县松源田心村(现新南村)王维家
里召开的闽西南潮梅特委第六次扩

大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贯彻中
共中央指示，讨论精干隐蔽、蓄力
待机方针，准备应付突然事变，选
举叶剑英、王维等7人为党的七大
代表。

1941年闽西事变后，陈卜人执
行上级指示，采取分散生产、隐蔽
斗争的策略，把各地干部分散到各
基点村和山区群众结合在一起，以
群众面目出现，领导生产、保卫生
产、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壮大革
命力量。

1945年5月间，中共闽粤边区工
作委员会在福建省永定县金丰大山
召开闽西军政会议，刘永生、魏金
水、陈仲平、陈卜人等参加了此次
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
验，决定将王涛支队扩编为三个大
队，第一、三大队由刘永生负责，
开赴闽南；第二大队由陈卜人、范
元辉等负责，开赴上杭、武平、蕉
岭、梅县开辟新区，进一步扩大闽

西南根据地。
会议之后，陈卜人率领第二大

队，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自己武
装。1945年8月，王涛支队第二大队
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第
一支队在广东梅县松源王寿山会师
后，获悉在离松源20多华里的蕉岭
县南公式村，原国民党第六十二军
军长黄涛家里存有一批枪支弹药。
为补充军械装备，壮大武装力量，
部队决定由陈卜人和邹子昭带队，
率领王涛支队第二大队和韩江纵队
第一支队22人组成的精干小分队前
往黄涛家收缴其枪支弹药。

这支精悍的轻骑队，昼夜兼
程，很快接近了目标。为了慎重，
他们先到松源田心村中共梅县中心
县委书记王维家。此时王维在延安
参加党的七大，其兄王进秀见到自
己的部队，喜出望外，热情地向他
们提供敌情：国民党调来了几百人
兵力，加强对松源的防卫。因王维

家与松源圩只一河之隔，为防不
测，陈卜人当机立断，决定星夜把
部队转移到鹞子顶埋伏。鹞子顶海
拔568米，位于梅县松源与蕉岭县
步上村的交界处，距黄涛家只有十
华里，便于出奇制胜。是夜，部队
摸进鹞子顶山腰，在丛林里露宿隐
蔽，伺机而动。

1945年9月10日，骄阳似火，烤
得战士们满身是汗。到了夜里又风
雨交加，把战士们的衣服淋得湿漉
漉的。翌日，正逢松源圩日，雨过
天晴，秋风送爽，战士们把被淋湿
的衣服挂在树枝上晾晒。忽然一群
进山打柴的山民路过他们的宿营
地，战士们以为都是当地的群众，
只嘱咐他们不要声张出去，便让他
们进了山。

可是，其中有一家伙进山后便
绕道赶回松源圩，向国民党部队告
密。国民党驻松源的黄承典率领
1 0 0余人，将鹞子顶重重包围起

来。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陈卜人
充分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迅速
烧毁全部公文，立即部署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陈卜人既是指
挥员，又是最前线的战斗员。在陈
卜人的指挥下，战士们个个以一当
十，利用地形地貌作隐蔽，跟敌人
浴血奋战，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
人的猖狂进攻。陈卜人在山头的高
处指挥战斗，同时向敌人投放土炸
弹，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不敢前进
半步。

可正当陈卜人站起来观察敌
情，并准备再向敌人投土炸弹时，
忽然一排子弹打来，击中陈卜人的
咽喉。旁边的一个战士见状，立即
扑过去，背起他撤下火线，其余几
位同志继续阻击敌人。陈卜人躺在
野草丛中，殷红的血流在地上，染
红了野草。当同志们准备背他转移
时，他用坚决的动作拒绝了，并示
意同志们撤退，保存力量。陈卜人
英勇牺牲，年仅28岁。

1945年10月，中共闽粤边区工
委为了纪念陈卜人烈士，将王涛支
队第二大队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韩江纵队第一支队统一整编为卜人
大队。 (来源：《梅州日报》)

陈卜人：与敌人激战至最后一刻

周总理1964年访问阿尔巴尼亚时，范承祚(中)给总理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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